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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20世纪末吹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之后，在党中央领导下，西部各省、区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既要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仅要抓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也要抓好西部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西部地区的文化开发又必须建立在西部地区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200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兰州参加由国家民委、北京大学和西北民族学院主办的"第六届人类学、社会学高级研讨班"之后，接受《兰州晨报》独家专访时便指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文资源，要注意保护、发展和利用。"①笔者认为中国音乐界应当高度重视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对西部的人文资源，他提出首先是"保护"，然后才是"发展和利用"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深思。
    西部地区的音乐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基本上是西部地区的音乐史，隋唐时代十部乐中的"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等都是西部音乐。20世纪，西部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音乐不但对其他地区的传统音乐产生了影响，对新音乐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久唱不衰的《草原情歌》，到获国际大奖的电影《红高梁》和闻名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的音乐，都从西部传统音乐中汲取过营养。从作曲家王洛宾、田歌到赵季平，都努力学习过西部地区的传统音乐。
    目前，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较为封闭、贫穷，生产方式也较落后，许多地方尚完整地保留游牧经济或小农经济的特点。与此相适应，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传统音乐也保存得更为完整。如在东部地区的一些省、市，原生状态的民歌节已经不复存在，而西部许多地区的人民每年都在自发地举办原生状态的民歌节，如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各民族群众定期举办自发性"花儿会"。 "花儿会"的会期，从每年农历正月中旬开始，到十月底止，各会相衔，络绎不绝，其中以农历四、五、六月尤为集中。这时，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赶到举行"花儿会"的会场，对歌赛诗，通宵达旦。
    东部地区目前不但已经见不到象"花儿会"这样的民歌节，而且有不少民歌业已失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东部地区失传的民歌，有一些在西部地区还可以找到。如目前在东北，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讲满语，曾经流行在东北大地上的、用满语演唱的满族民歌，也基本上随着满语的失传而失传了。但在西部地区的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人民还保留了他们的祖先200多年前离开东北时所讲的满语，也在其民间音乐中保留了相当多的200多年前的满族民歌的音乐特点。②所以，西部地区的传统音乐不仅是是西部地区人文资源中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现存的西部地区的传统音乐，不仅是保护当地的传统音乐，也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保护好西部地区传统音乐的文化资源，是开发、发展西部地区音乐文化的关键，与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密切相关，也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通讯设备的完备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音乐会发生变化；工业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地要改变以往农、牧业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目前，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兴起，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使原来农、牧业音乐文化生态面临新的挑战。一些历史悠久的农、牧业文明传统形态，正在迅速的演变、蜕化、亡佚。城、镇大街小巷过去的叫卖调，变成了今日商店、交易亭里立体声音响设备播放的现代音乐；"功能性"的轻音乐和歌星们的演唱，取代了昔日乡民劳作时的号子；往年悠闲自得的"小调"，逐渐被流行歌曲所代替。与此相应，西部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伦理情感、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保护西部地区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界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为解决好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四项建议，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对一些重要的传统音乐品种进行博物馆式的保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会引起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艺术的改变。但考虑到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性和对传统的保存的重要性，在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意识地对其古老的传统音乐进行了博物馆式的保存。如日本便保存了唐代从中国学去的宫廷雅乐，韩国也成立了国立国乐院，对韩国的宫廷音乐和祭孔音乐进行了博物馆式的保存。而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没有对宫廷音乐做博物馆式的保存，以至目前我国已没有任何一个乐队可以演奏古代的宫廷音乐和祭孔音乐。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专门学习和演出12木卡姆的木卡姆艺术团，保存维吾尔族的古代音乐遗产12木卡姆是该团的主要任务。除了12木卡姆以外，西部地区的传统音乐中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值得用博物馆方式保存的品种，如西安鼓乐、兰州鼓子、秦腔、眉户、陇剧等。目前这些珍贵的传统音乐中的一些品种，如西安鼓乐、兰州鼓子等，已经面临失传危险，其他一些品种，如眉户、陇剧等，由于缺乏观众，经营十分困难。如不有意识地加以保护，不久的将来便有失传的危险。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认真考虑费孝通先生的意见，学习新疆等地的做法，对西部传统音乐中的一些品种，进行博物馆式的保存。
    二，撰写和出版西部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音乐志：地方音乐志和民族音乐志是根据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对一个特定音乐文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的记录和描述，也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编写音乐志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自太史公在《史记》中写作了《乐书》之后，以后的史学家便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廿四史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贵的资料，使我们对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有所了解，并对创造社会主义新音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0世纪，我国音乐学界基本完成了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但直至目前，我们还没有把音乐志的编写列入日程。1984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次年会上，提出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撰写民族音乐志的问题。此次会议之后曾有不少民族音乐学家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写出了有关论述，如沈洽的《民族音乐志的理论与架构》（刊《艺苑》1985年第4期）等。也有一些专家致力于某一少数民族音乐志的调查和写作，但由于音乐志的调查和编撰是一项极为繁难的工作，加之经费、设备、出版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直至目前出版的只有伍国栋等人的《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一种，当时计划进行的基诺族、侗族、塔吉克族、土家族、畲族、彝族、独龙族和蒙古族的音乐志都未能完成或未能出版。目前如果再不抓紧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便有可能失去时机。希望西部各省区的有关部门，能够不失时机地把这项重要的工作抓起来，以实际行动，落实保存西部地区传统音乐遗产的任务。
    三，出版原生形态的音像资料：用乐谱记录传统音乐作品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和用文字方式记录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音乐志，都不是传统音乐的"本文"而只是传统音乐的"文本"或者是符号。在搜集整理和出版《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音乐家走遍了祖国的西部大地，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音像资料，为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传承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一些传统音乐的"本文"留给我们的后代，应当不失时机地出版这些音像。
    四，编写中、小学乡土教材：西部地区有许多优秀的传统音乐作品，它们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成熟、得以精练的、富有价值的完美艺术品。它们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而且具有民族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全世界都在大力提倡"母语音乐教育"的今天，西部地区的各省区都应当编写乡土教材，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学唱几首家乡的民歌，会奏一、两件本民族乐器，而是为了塑造民族精神。明天不属于不能保存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因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音乐文化的根底，所谓"发展"和"振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西部地区曾经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音乐人才。近年来，西部地区学习音乐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音乐教育的成绩也很突出。2001年，在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第二届"蒲公英奖"少儿音乐节目评选中，仅甘肃一个省就获得三枚金奖；同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少儿音乐舞蹈电视大赛中，甘肃选送的6名歌手，获4枚金奖、1枚银奖、1枚铜奖，获金奖数量占金奖总数的40%。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西部音乐教育发展迅猛之一斑。
    虽然西部地区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西部传统音乐在西部各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仍然无足轻重。如果西部各地、各民族的中、小学都能除统编教材外，也能在本民族、本地区传统音乐的基础上编写一些乡土教材，并按其进行教学，相信西部地区广大青少年不会对传统音乐遗产象今天这样陌生。
    乡土教材的编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笔者认为，在乡土教材没有编写出来之前，可以聘请民歌手和民间艺人当校外辅导员。如果每个民歌手能带两、三个徒弟，许多优秀的民歌就不至于失传。即使是有了乡土教材，编入教材的民歌毕竟有限，更不可能囊括本地区、本民族所有的优秀民歌。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在改变，许多民歌势必失去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前，若不通过多种教育的渠道使民歌得以传承，总有一天，号称"民歌海洋"的西部地区都会变成没有音乐传统的"文化沙漠"。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说过："民间传统的使命不在于为人民的音乐生活提供一个内容……它含有一个伟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和形态。"必须"使这一文化得以开展并日益完善，……这样我们方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③如果中国西部的每个音乐工作者、每一个中小学教师都为西部传统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普及和发展办一两件实事，西部音乐何愁不能保存，民族神韵何愁不能长存！
    西部传统音乐的保存，不是一、两个音乐家能做到的事情，单靠音乐界也难以做到，需要全体国民达成共识，一致努力。目前在西部民族民间保存着的传统音乐财富，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保存着的古代艺术珍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笔者撰写本文，目的在于呼吁大家重视对西部地区传统音乐的保护，了解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支持并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为创造出西部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加砖添瓦！
—————————
 注释：

①兰州晨报：《费孝通接受本报独家专访》2001年8月1日第一版
②见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第259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北京。
③柯达依：《论匈牙利民间音乐》第160页。廖乃雄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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